
� � � �世界上但凡能被称作
“家”的人，他的人

生储蓄罐里一定有同别人不
一样的地方。

他， 是我国最著名的数
学家。 上帝没有赐给他很好
的口才， 生活让他遇到在讲
台上授课因口齿不清而不被
录用的难堪。 然而他的罐子
却从未因此显得空虚难耐，
在阴湿的角落里放置而失去
光彩。

他潜心伏案， 埋头演算。
数学是他的最爱，人生因此而
丰满。 没有伶俐的口齿，从来
都不擅长交际言辞， 那就沉
默、沉淀、沉寂！ 双手在纸上创
造的图案也一样能让生命大
放光彩！

那一次，他证出了部分歌
德巴赫猜想。 翻阅从前留下的
稿纸，填满了整整两个麻袋。

是的，陈景润的人生储蓄
罐里只有稿纸，除了稿纸还是
稿纸。 可是，又有谁能说这些
储蓄不是最珍贵最丰厚的呢？

她，是世界上最美的芭蕾
舞蹈家。 上帝没有赐给她优渥

的家境， 生活让她遭
受贫寒度， 日无比艰
辛的困难。 然而她的
罐子却从未因此显得
冰冷不堪， 在不起眼的
角落放置而失去光彩。

她立于舞台， 虔诚演绎。
芭蕾是她的全部，人生因此而
完满。 没有优越的生活，从来
都不是养尊处优的人，那就自
信、自强、自立！ 双脚在舞台上
跳出的图画也一样能让生命
大放光彩！

那一年，她跳出了最美的
舞姿。 略数从前穿坏的足尖
鞋，一年里就有 2000 多双。

是的，巴甫洛娃的人生储
蓄罐里只有足尖鞋，除了舞鞋
还是舞鞋。 可是，又有能谁说
这些储蓄不是最宝贵最丰裕
的呢？

人生储蓄罐不会因为你
没有什么而空，而会因你拥有
什么而满！

选择自己最爱、最好的那
些东西放进去吧！ 一点一点积
攒起来，人生便会因此而完整
美满！

� � � �掀起额前的刘海，
一条如毛毛虫大

小的疤痕伏在我的额上，这
是条丑陋的痕迹，是条惹人
讥笑的痕迹，但也是爸妈对
我爱的证明。

“哈哈 ， 这个好搞笑
哦！ ” 我指着电视对他们
说，这是我们家搬到新房子
的第三天，我们全家都其乐
融融地在看电视，“吱啦”
一声，一道声音划过了充满
欢乐的空间， 四周一片漆
黑，“好像是保险丝断了，
你们坐在原地不要动，我去
看看。 ”爸爸留下这句话便
摸着黑向外面走去。 “毛
毛， 你不要动， 我也去看
看。 ”妈妈也出去了，留下
我一个人在这黑暗、 清冷的
地方，不免有些害怕。我也想
出去，在黑暗里，我无助地哭
出声来， 摸着周围的东西向
前走，突然，一只腿被桌子
腿绊了，人的重心立刻偏向
上方，感觉头好疼，还有液
体不断地流出来，这下我真
的又害怕又无助，越哭越大
声，爸妈终于听到我的哭声
进来了，当他们看到我在血
泊中哭泣，愣了几秒，然后
拿了纱布帮我把头绑住，立
刻加快脚步把我送到医院
去。在途中我隐隐约约听到
妈妈的自责声：“我刚刚不
该出去的，要不然也不会这
样了。 ”妈妈在哭，声音中
有种说不出的愧疚，爸爸没
有说什么，只是把我抱得更
紧了些。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
刚睁开眼睛就看见妈妈疲
惫的神色，眼睛里充满了血
丝，显然是没有休息好。 妈
妈看见我醒了， 显得很兴
奋，“毛毛，你醒了？ 我去给
你爸爸打电话。 ”妈妈进来
时， 端着一碗粥和一杯牛
奶：“来，吃点东西。 ”我木
讷地点点头，妈妈拿起勺子
给我喂粥， 我一口一口吃
着，看着妈妈精疲力竭的样
子：“妈妈，我吃饱了，你也
吃点吧！ ”“不用，不用，我
不饿，我已经吃过了。 ”看
着妈妈， 我有点想哭……
“毛毛，你醒了！”爸爸拎着
一大包东西从外面走进来，
虽然面带微笑，但眼角里仍
遮不住劳累。 “呜呜……”
看到爸妈为我操劳，为我担
心……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掀起额头的刘海，拿个
夹子把它别上去，我要时时
刻刻看到它，还要把它放在
心里，这道疤痕让我永远铭
记着爸妈对我的爱。

� � � �两年前的暑假，我是在
北海道的姑姑家度

过的。
姑姑家的房子靠近海边，

一栋不小的白色平房，周围的
房子也是这种色调，温暖而不
刺眼。 房子与房子的距离都不
远，从窗边望去便能看见邻居
们在做些什么。 虽听不清话
语，但浮现在人们脸上的种种
表情倒也能令看者略知一二，
然后便会去猜他们表情背后
的故事。

我是很喜欢呆在姑姑家
的窗边的， 推开乳白色的窗
框，一阵凉意沁人的海风便夹
带着些许的咸湿味吹拂进来，
碧水层叠白浪拍岸， 生生息
息、永不停歇地重复着。 偶尔
的，或远或近会从海面上传来
几响笛鸣， 清楚的依稀的，听
得人禁不住地怀念。

只是这窗外的风景到底
是有让人心生疑惑的地方，比
如一位爱看海的老妇人。

其实我并不清楚她是否
真热衷于看海，只是每每看向
窗外， 将视线移到斜前方时，
便总能清晰地看见那人的身
影：略显发福的身体端正地坐
在一把木椅上，身上的衣服是
素色的，没有繁多的刺绣与色
彩，头发盘得很是规整，只有
些许鬓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她的目光永远看向海的另一
方，一看就是很多时辰，而每
当远方有阵阵的笛鸣声传来
时， 无论有多么的清晰或模
糊，她都会微微地向前倾一下
身子，稍别过头，似是在极努

力地听那回响的余音。
这老妇人是在做什么，想

什么呢？ 这日复一日的看与听
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曾了解
过，也没询问过姑姑，也没有
问过以捕鱼为业的姑父，我渐
渐沉浸在独自的想象中：站在
窗边，看着窗外的她，想像着
她曾经是位美人，却限于苦情
而寄愁于海，笛鸣是海对她的
安慰；或者想像她是远离故乡
来到这里，望海让她获得了慰
藉， 笛鸣是她对故乡的怀念
……

后来有一天，出航多日的
姑父带回了几箱极新鲜的鱼，
和姑姑一起，把鱼分了好几袋
子装好，打算送给邻居们。

我随着他们一起去拜访
邻居，去瞧见那来自窗外景象
的更真实的一面。

人们都挺和善，皆不忘道
谢并拿出些茶点或手信作为
回赠。 一家家地拜访，自然地，
我们到了那老妇人的家门前。
她那会儿并没有在望海，想必
因已是傍晚时分在准备晚餐
吧。 房间的摆设相当简单，甚
至可说是单调，如她的衣裳一
般。 屋内弥漫着炖菜的香味还
有米饭的味道。 姑父和姑妈把
鱼给了她，她的眼神微微闪动
了下，继而便道了谢。 在她与
姑父他们闲聊那会儿，我瞥见
了她放在桌边上的一张合
影——— 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位
同龄的男子， 坐在渔船上，带
着亲切明媚的笑容，背后是一
片蔚蓝的海洋……

在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又
望向了窗外， 海风依旧惬意，
浪拍着岸拂着沙，那老妇人依
旧端正地望向那片海。

听着这海水连绵的哗哗
声响，看着这永不停歇重复的
浪花，我似是明白了姑姑后来
告诉我的话———这妇人因为
这海失去了丈夫，但她每天都
会去看海，因为她觉得她丈夫
就在这片海里活着。

窗外，海的另一方，又依
稀传来了一响笛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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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是班上的语文课
代表，作文在班中

可算数一数二的。 如今已到
了初三， 参加作文比赛的机
会少之又少。 于是参赛名额
的争夺往往十分激烈。 而在
我们班， 唯一有实力与我竞
争的只有枫。 枫曾多次在大
赛中获奖，实力不逊于我。因
此我们的关系总有点“风雨
飘摇”。

这次老师把参赛名额给
了我。

离比赛的日子越来越
近， 我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
与日俱增。 毕竟我曾参加过
的比赛，都没有空手而归。我
的体质不是很好， 在紧张的
学习中， 我终于还是没能撑
到比赛的那一天———病倒
了。 我躺在床上，静静地想：
老师可能把比赛资格让给了
枫。哎，枫一定会利用这次机
会在大赛中超过我历次参赛
成绩的。 到时恐怕我课代表
的位置也保不住了……“没
事的，” 同桌云安慰着我：
“他这次也不一定会获奖
啊。 而且你平时成绩都比他
好，不用担心的。 ”但他又
说：“不过，那么好的机会谁
会不珍惜呢？ ”

第二天， 我拖着疲惫的
身子坚持到了学校。 语文课
上， 老师问枫愿不愿意去参
加比赛， 而他的回答让大家
大吃一惊：“老师，我放弃这
个机会。 ”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连老师也愣了
一下：“你确定放弃吗？ ”枫
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于是老
师在犹豫中把这个参赛机会
给了我的同桌云。

放学后， 我和枫一起走
在回家的路上。 我不解地问
他：“那么好的机会你就这
么放弃了？ ”“嗯，我不想乘
人之危，就放弃了。 ”这一回
答干脆有力， 震撼着我的心
灵。

这天晚上， 我仰望着星
空，想起了枫说的话，一丝敬
佩之情掠过我的心头。

第二天， 初升的太阳依
旧温暖着大地。午餐过后，我
走到枫的面前：“放学后一
起去喝杯咖啡吗？ ”

在咖啡厅里，枫对我说：
“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样才又
有人与我竞争了。”我对于这
来自枫的祝福， 感到了一种
另类的温暖， 毕竟这是来自
竞争对手的慰问。 我笑了。

从那以后， 我们不仅是
竞争对手，更是亲密朋友。深
厚的友谊之墙在彼此之间渐
渐垒切起来，牢不可破。

学会放弃， 让彼此都拥
有一个美好的共同走过的人
生脚印， 让彼此都拥有一个
和谐的友谊天地。

原来， 放弃也能如此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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